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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

讨论。关于“一带一路”的论坛、展示会一场接着一场，笔者也应邀参加了多场学术研讨会。笔者家族的先祖
所非尔原为西域普化力国国王，于宋熙宁二年（1069）正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舍国适宋，遂家咸阳。所非尔
五世孙赛典赤·赡思丁先后历任十八个官职，其中就有咸阳总管、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等
职。赛典赤·赡思丁的后代郑和七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先驱。郑和在明初的西安之行，无形之中又将西安与
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笔者身为郑和十九世孙，曾于二十年前两次到咸阳、西安等处探访赛典赤遗迹，但
未有收获。2014年 12月 28日，笔者再访西安，考察了赛典赤与郑和在西安的遗迹，终于有了新收获。现从以
下六个方面就新发现的遗迹进行论述，以期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专家能将研究视野拓展延伸到海上丝绸之
路中。
1 郑和远祖籍贯是西安（咸阳）

1933年，王曾善先生在《月华》杂志发表文章，对西安东大寺殿前方台之右方有碑刻《三世王记》提出疑
问：“赛典赤之行传，未悉《元史》中有否记载，途中缺乏典籍，无从参考。南安寺内除此三世王碑铭只颂功绩，
数子孙姓名而外，并无其他遗迹可寻。碑中所谓‘居天方国’，查中国向称阿拉伯为天方，赛氏或即属于阿拉
伯人？而言归葬于陕，未悉何故，或赛氏东来中华，卜居西安，而仕云南？非然者，何以既死于滇而归葬于陕
耶？而今欲考赛氏何时因何故来中华，其世系来源，生卒年月，坟墓所在，以及后裔子孙有否存生，只有随时
寻查，随处留意，再行核考《元史》，或可望得其一二耳。”[1]

显然，作者对赛典赤行传、赛氏族牒研究不够或资料不足，许多谱牒都是近几十年才发现。1983年，笔者
陪同云南李士厚先生到北京寻找《郑和家谱》时，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转送给李士厚先生一本《赛典赤家
谱》。据《赛氏总族牒》记载：“我赛氏之祖始自咸阳王忠惠公。公籍西域，白帝真君之后，为元太祖从龙硕辅。”
“盖论世时之牒谱，则姓同而宗异。余家则姓异而宗同。姓同而宗异者，则谱不入，姓异而宗同者，不能不入。
顾自 7世祖以上，嫡则正书，余则横列，以仿欧氏之列。下则纵出系联，以效苏之列。总为一谱，使从族共和。
姓异而宗同者，勿渎勿乱，致忘本也。7世以下，则另列一册，专谱赛氏。若纳，若哈，若忽，若马，若郑，若米，若
苏，若沙，若闪，若撒之裔，阙而不书。”[2]8“若郑”就是南京郑和的后裔，为不忘吾祖其宗，习惯称咸阳世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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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郑，家谱为《咸阳世家宗谱》，现存宗谱木刻封面一块为证。府邸所在称“马府街”，南京市白下区政府特建
亭立碑志其事。
据《抄郑氏家谱·首序》记载：“吾郑氏自宋以上，吾不得而知。宋神示熙宁二年，由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国

王，因被邻国侵略之，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人，舍国适宋。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五千余人，驼马五千
余，请臣于宋。神宗喜其有爱民之心，兼有归诚之义，授公为本部正使总管民。”“马（麻）哈木长子赛典赤·赡
思丁，帝特命驻镇咸阳，为都招讨大元帅，授上柱国左丞相，封咸阳王，仍管平章政事。”[2]6

再据赛氏族谱记载：“15世所非尔普化力国王。公以宋熙宁二年率弟艾尔沙入贡京师，神宗大悦，封宁彝
侯，升庆国公，赠朝奉王，遂家咸阳（此入中国之始祖也———原注）。”“16世赛严，17世苏祖沙，18世坎马丁，
19世麻哈木，20世赛典赤之平章政事，封太师，咸阳王，谥忠惠，公讳赡思丁。生而神灵，仁慈非常。元帝命驻
咸阳，为都招讨大元帅。西秦食德受恩。授上柱国左丞相，仍管平章政事。再命驻镇淞江，五年而吴越熙嗥，
文明冠于天下。三命安抚滇南，宏功伟烈，不能尽述，载在通志甚详。建祠重关，春秋以少牢致祭，为云南名宦
第一。此人滇之始祖也。”[2]

从所非尔来华居住咸阳，到赛典赤晋爵咸阳王，相距 140年，可见西安（咸阳）与郑和远祖关系之密切。
难怪咸阳王赛典赤长孙伯颜六子哈辛，授宣慰司副使，请旨，赴长安守卫祖墓。赛典赤逝世于昆明，《元史》说
他葬在鄯阐北门，现昆明的咸阳王陵是在城外的东南，笔者曾与云南郑和后裔郑云良一同前往祭扫。昆明东
北的松华坝附近有一古墓，四周有断墙围绕，当地人说，这才是咸阳王的墓。咸阳王墓位置在哪里众说纷纭，
史无定论。
赛典赤的陵墓在何处？赛氏家谱记载是最可靠的依据。赛典赤·赡思丁“居云南六年，于至元己卯年七月

十三薨，寿六十九岁。百姓巷哭交趾王遣使玉赍经为文，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号哭震野。帝思其功
德，嘉念不忘，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诏云南省臣尽守成
规，敕建王庙于会城郡学之西，赐春秋二祭，崇礼祀孔庙。葬衣冠于鄯阐北门，以系滇人之望。子孙扶榇归秦，
葬于长安东十里铺浐河之岸，东界坝河，南界长老铺，西界光泰门”。[2]45现西安地名仍存十里铺、米家崖等老
地名。
再据元宣慰史潘公曾编《金陵赛氏家谱》首序记载：“其子赛典赤·赡思丁乃朝廷大臣，座谥忠惠王，葬陕

西。”这是关于赛典赤葬陕西的最早记载。
另查咸阳赛典赤 15代孙、滇裔永昌府赛化特马注，于清康熙二十六年谒王陵寝。详细记载如下：“遭吴

逆之变，阻隔京师一十八载。今乱定归滇，偕妻法土墨，率子世麒、世雄，道过西安，谒王陵寝。见其衰烟凄草，
古木孤茔，俛仰之间，悲噎长叹，游子途中，不觉其泪之珠落也。独恸陵仆藐法，窃土侵茔，前此之墓仅余数
丈，日复一日，渐近逼窑。再茔前三冢，莫测为谁氏之考妣。目击神摇，恸心发指。更可骇者，鸠人井中，贼巢
蜂布。穿茔之罪弥天，伤亲之泪成血。事关国法，誓难共天，激鸣官长，孤墟再创，借一抔之土以安王灵。庶不
负王之望予，予之望王于万里之长途，邀此一遇，俾他日见王灵而无愧者。噫！”（马注谒赛典赤陵———原注）[2]47

正如著名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的，这是关于赡思丁陵墓之最详细的记载。按照马注的说法，墓是在陕西
而不在云南，西安应是赡思丁家宅所在，是他的家庭的聚居点之一。
综上所述，从宋神宗熙宁二年所非尔入华，到元代赛典赤、明代郑和、清代马注等都视西安咸阳为祖先

的根，发祥的源地。
2 赛典赤对西安贡献巨大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元初著名大臣，又名乌马尔。赛典赤即贵族的意思。成吉思汗率军西征

时，率众加入西征军，战功显赫，历任元代燕京路总管等职。元世祖登基后，升燕京宣抚使、中书平章政事。至
元元年（1264年），设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他首任行省平章政事（陕西四川两省的首席行政长官），
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在任近十年里，他体察民情，关注百姓疾苦，重视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和府城的基础
设施建设，政绩十分突出，深受百姓爱戴，特别是兴修的水利工程，润泽后世，为后人所称颂。
赛典赤·赡思丁非常重视府城的供水问题。至元元年（1264年），他赴任后立即疏通龙首渠西渠及其支

道。龙首渠是隋唐长安城的水源之一，从西安引东南马登空龙首堰浐河水入渠，北到唐长乐坡附近，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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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东渠西流到唐城东北隅的通化门外，沿城北上转西折入内苑及大明宫；西渠西南流至通化门南入城。渠
入城后分三支，其中最长的一支入城后由西南流经玄风桥，过大差市，沿东羊市、东县门、东厅门、东木头市
至南大街北流，在今钟楼附近转向西，经广济街向北分数支，均入今莲湖区。另有一支由广济街西南流经梁
家牌楼、白鹭湾后流出城外，汇入通济渠。
赛典赤·赡思丁成功恢复了兴庆湖，至元十年，又疏凿其东渠入安西王府，并引水入灌兴庆池，使金末以

来一度干涸为陆田的兴庆池，又恢复了昔日湖水泓澄、景色秀丽的景象。明人范纯有《和韩侍中上巳日会兴
庆池》诗：“波涨朱栏外，山明绮席前。画桡飞彩鹚，红旆照清涟。东阁随开府，佳宾尽谪仙。夕阳归骑外，芳草
绿绵绵。”
赛典赤·赡思丁在陕西又一惠政是修灞河桥。据元华州人李庭《寓庵集》记载：“至元六年（1269年）己巳

春，陕西大行台平章赛公，用左右司郎中徐琰诸公之议，捐白金二十锭。修灞河石桥。戊寅岁（至元十五年，
1278年）冬，功始毕，其长六百尺，广二十四尺，两堤隆峙，洞门十五，以泄水怒。”
元初陕西儒学的复兴，是得益于赛典赤·赡思丁、廉希宪等人的倡导推动。元人虞集的《道园学古录》一

书记载：“奉元本京兆汉唐故都，地望尤重。因此分镇于陕者平章廉公某、参政商公挺、平章赛公某（即赛典
赤·赡思丁）。”赛典赤·赡思丁对孔子的主张仁政，反对暴政，提倡以仁爱和恕道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十分赞
赏。他在京兆城内设府学（即京兆路儒学），选儒学名士担任儒学教授，各府州县遍设庙学（儒学）。元初学校
教育的恢复，不仅为元朝的巩固培育了人才，而且促进了文化思想的发展。自此，关中文风大兴，进入儒学发
展新的阶段。
经过长期战争破坏，陕西大量人口或死于杀戮、饥馑、疾病，或大批逃亡。宪宗三年（1253年）杨惟中宣抚

关中时，金蒙战争结束已 22年，但战争创伤犹在，依然是“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
赛典赤·赡思丁招徕流民，“凡宋新附民，宜拨土地、衣粮，给其牛种”，禁止军帅权贵抑良为奴。至元初年，军
帅权贵把“军前历获”的人作为“躯口”任意蹂躏的现象并没有完全制止，奏准朝廷，“严禁边将分匿人口”。至
元七年和八年，他两次对陕西户籍进行整顿，将隐匿的人户编人民籍。由于将大批的“躯口”安插和招徕归顺
宋民，元初关中、京兆地区（今西安），新增加的人户几乎占了原有居民的一半，劳动力大大增加。
战争使陕西农业遭受严重破坏，至元初年，关中尚有大量荒地。赛典赤·赡思丁积极推行忽必烈的重农

政策，鼓励开荒耕植，扩大风翔、绥德、延安、风州等处原有屯田的规模。至元元年（1264年），赛典赤·赡思丁
又奏调“河西、风翔屯田军迁戍兴元（今汉中）”，使兴元屯田军得到充实，屯田规模扩大，成为征蜀蒙军的另
一个重要供给基地。此外，他还新开辟了商州、盐州等处屯田，至元元年，“发万户石林抹乣札刺所部千人屯
田商州”。以上屯田多属军屯性质，屯粮供给军队。随着人口的增多，军屯之外，民屯也不断扩大，大量荒地、
牧场被开垦为耕地，使陕西农业有了恢复和发展。史载元世祖时关中小麦种植已“盛于天下”“年谷丰衍，民
庶康乐”。这种富庶景象，与赛典赤·赡思丁在任期间的辛勤治理是分不开的。
赛典赤·赡思丁关心民生，减轻百姓负担，禁止扰民科派，严禁军官借领取军需物资“遍诣军户，取要

赍民，骚扰军户”。陕西是对四川用兵的后方基地，签军戍征是经常事。至元二年（1265年），陕西新签军
7000，赛典赤·赡思丁以“若发民户，恐致扰乱”，在巩昌等地旧军中调征。陕西百姓准许食解盐（解池盐：在
山西运城市南解县境内，古称河东盐池），盐司采取发证收税的办法，发盐证于民户，按证收税。陕西“户口
凋落，十亡八九”，百姓生活贫困，急则典卖妻子。又无力运输，盐商勒价收头，旧债未偿，新引又至，百姓苦
累不堪。至元三年，赛典赤·赡思丁与河东盐运司官多次协商，决定陕民照纳解盐之税，从便食用韦红盐，
使“民不受害，而课以无亏矣”。赛典赤·赡思丁推行黜徙迁转之法，废除万户世守制度，以户口增、田野辟、
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条标准，对州县官吏进行严格考课，依例升迁和降罚。定官吏员数，省并州县。将
栎阳县并入临潼县，终南县并入周至县，恢复乾州奉天县，取消好畴县，将永寿县并入奉天县，裁减官员，
减轻人民负担。
赛典赤·赡思丁精明能干，在陕西任职期间，孜孜求治，政事修治，得到元朝廷的嘉奖，中书省考核，他

“莅官三年，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
石，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2]20元世祖赏他银 5000两，如此重赏在当时封疆大吏中是绝无仅有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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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和西安访友祭祖
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前夕“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郑和到西安的

目的金石所刻一目了然，但从来没有人去想过郑和此次西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走亲访友，祭扫祖陵。
（1）郑和祭扫父亲墓。永乐三年，郑和请大学士礼部尚书李至刚撰写了父亲的墓志铭，但时逢第一次下

西洋的前夕，郑和只得将碑文寄回云南昆阳勒碑立在父亲墓前。值得注意的是，碑文中已经将父亲的曾祖拜
颜刻在碑文中。永乐九年，郑和回乡祭扫父墓。这段经过简单地刻记在《故马公墓志铭》碑阴右上角：“马氏第
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冢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乃还。记耳。”虽然
短短 44个字，却充分表达了郑和长期的心愿。
（2）郑和走亲访友祭扫先祖陵。笔者在二十年前到西安清真大寺寻找遗迹，受到了全国伊协常委、省市

伊协主任马良骥大阿訇热情地接待。通过介绍得知，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是中国著名清真寺之一，始建于唐，
元代陕西平章政事赛典赤督工重修。据《西安府志》记载：“清真寺在县东北，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尚书铁
铉修，永乐十一年（1413年）太监郑和重修。”笔者在寺内凤凰亭北侧发现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初四日
所立的《敕谕碑》记载：“明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六代孙赛哈智奉旨盖造礼寺二座，南京应
天府三山街铜作坊和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今清真大寺）。”原来清真大寺与赛典赤及其孙
子关系如此密切，大明洪武皇帝敕赛哈智书全文还载入了《郑和家世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成祖赐给该寺住持赛亦迪·哈马鲁丁的护寺敕谕，谕文直书 11行、

143字，现仍高悬大殿之中，同年五月李至刚撰《故马公墓志铭》。由此看来，郑和上半年忙完三件家事，才奉
诏出使西洋。
郑和实现祭扫父亲墓回到京城后，安排好公务，于永乐十一年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西安。如果单单是为了

求得通译国语可佐信使事，完全可以发一个快书全国通译国语佼佼者云集至京，接受郑和选择。下西洋是一
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件事都要郑和亲自到全国各地办理是不现实的。因此，对此最好的理解是走亲访友、
访根祭祖完成一个心愿。在西安期间，郑和看望清真大寺住持同宗兄弟赛亦迪·哈马鲁丁，并由其陪同一道
祭扫赛典赤陵，看望守陵人伯颜六子哈辛后人。郑和为拜颜曾孙（伯颜、拜颜是同一人；哈辛、哈章、哈喇与哈
三有无联系，还得细细考证）、赛典赤六世孙，因此他与守陵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
郑和家谱命名为《咸阳世家宗谱》，正源于赛典赤八世孙所修《咸阳家乘》一谱。马注曾带着《咸阳家乘》

亲历燕、鲁、吴、越、秦、楚、中山（陕西仲山）、滇、黔、西蜀之会谱。“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
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各属同宗，已至者，赠送一本，未到者，赠寄一本”。虽然郑和在西安走亲访友、祭扫
六世祖赛典赤墓至今没有直接发现留下碑刻和记载，但刘序所撰《重修清净寺碑》证明了郑和到过西安。

万历重修清净寺碑记
清净寺者，西域教率其徒祝延之所也。西域教自唐入中国，厥徒奉之，亟诚亟慎。及至赵宗时建清修寺于陕西鼓楼西北隅。

会城人奉其教者萃于中，翻译诵拜，然□来林立，訇訇踵接莫能容。迨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六月。肇创此寺于长安新兴坊。
街西面东，名曰“清净”，分徒之半，祝延于斯。至大德丁酉（1297年），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乌麻儿，大厥崇教，增广饰
治，视前有加。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
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卒之。揄扬威德，西夷震詟。及回旆，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
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遂发洪誓，重修所谓清净者。乃作前门四楹，门之直西为崇楼，洞门四达，重檐巨
拱，岿然奇观，昧爽，则登斯楼，呼其徒而拜焉。楼之后为大殿，广五间，楹纵七丈五尺，中为教宗座，金壁光华，耀夺人目，缭以周
墙，阒无尘染。讫然真一清净处也。嘉靖癸未（1523年），其徒复为葺治，罨以藻绘，厥模一新，相与砻石镌文，以识岁月。掌其教
者，前人姓字，多所湮汩，自哈三传马兴至赵英，英再传于哈荣，荣传于赵和，承和之裔者，今为钟文，而副之者花聪，賛之者陈敖
云。大明嘉靖贰年岁次癸未秋九月吉日立，长安叶文举刻。

（3）郑和祭扫先贤墓。郑和在完成父亲墓、先祖墓的祭扫之后，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第五次出使西洋
前夕，到泉州东郊灵山伊斯兰教圣墓朝谒行香，但其本人没有留下碑刻。曾随同郑和出使过西洋的蒲和日撰
记此事，并镌凿《郑和行香碑》以志之，全文如下：“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镇抚蒲和日记立。”
（4）郑和派洪保去麦加朝觐。麦加城是全世界著名的伊斯兰教徒圣地。作为一名伊斯兰教徒，能去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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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一次，就实现了他一生最大的愿望。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麦加，成为“哈只”。郑和几十年来一直
航行西洋各地，很可能始终没有去成麦加，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第七次下西洋时，郑和利用自己的权
力派洪保、马欢等 7人至天方去朝觐，总算完成自己未了的愿望。（笔者赞同魏德新先生论郑和曾朝觐过麦
加的观点）。
由此来看，郑和祭扫父墓、赛典赤墓、泉州先贤墓，最后派人朝觐麦加，是一环扣一环精心安排、逐步升

级的行动。到西安祭扫赛典赤墓是郑和远赴西安的真实目的。难怪仲跻荣、杨新华、刘谨胜、潘卓之等诸多专
家学者也认为，仅仅为了聘请一名通译（指哈三），便不远千里，专程赴西安，从常理上讲，似乎也不尽然，也
根本没那个必要。
4 郑和重修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
笔者前两度到西安、咸阳寻根，偶获民间相传明成祖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还亲自来西安到化觉巷清

真大寺求贤。郑和把西安各清真寺里德高望重的掌教及阿訇全邀请到化觉寺的大殿内，考问他们的《可兰
经》，并用阿拉伯语与他们一一对话。这样考试的结果，他选中了化觉寺掌教哈三作为这次下西洋使团的“总
翻译”……哈三建议郑和在满刺加建排栅城垣和仓库，作为远航中途的转运站……在锡兰哈三听懂锡兰语，
识破亚烈苦奈儿企图暗害郑和，吞没宝物的阴谋。哈三屡建奇功，谢绝报功晋爵，只要求重修清真大寺，毕生
之愿偿矣！郑和曾专门负责营造建筑，主持修建过不少宫殿和寺庙，经验丰富，亲自参与设计绘图，选择良
材，选拔能工巧匠，规定施工质量和进度。因此，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重建得又快又好。重建后，大寺面积辽
阔，前有大照壁，内有四进院，逐次幽深，布局有序，殿、亭、楼、台疏密得宜。前院大牌楼精雕细刻，飞檐翘角
……后院有楹纵七丈五尺的宏伟大殿，大殿雕梁画栋，碧瓦丹楹，雄伟庄严……充分体现了郑和高超的建筑
艺术才能，也体现哈三和古城西安的深厚感情。
5 《明仕元平章政事行省云南故封咸阳王赛公之铭》的历史价值
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晨光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郑和史诗》

大型画册，在第 35页中收录一张咸阳王赛公之铭拓片。但其中遗憾的是，画册未能标注该碑的出处，只说是
在古籍中发现，并声称“归葬于陕之说，值得考订者重视，因其和咸阳王葬于云南之说不一致”。可能是云南
昆明现存两座赛典赤墓陵的缘故，学者们生怕伤害了昆明市民的感情，至今未见考订者文章。2014年 12月
29日，笔者应邀到西安回族收藏家陈晓平先生家，鉴赏了他收藏的明仕元平章政事行省云南故封咸阳王赛
公之铭的拓片，比之《郑和史诗》中的拓片更加完整清楚。寻找该碑的下落，也是笔者此次西安之行的目的之
一。在西安回坊博物馆馆长安和平、海瑞后裔海新田的陪同下，笔者在西安化觉寺寻到该碑，然而由于长期
日晒雨淋，许多碑文难辨。其实该碑最早的报道者为王曾善，其 1933年所撰《长安回城巡礼记》，不知何故，
将该碑命名为“三世王记”。又因该碑文甚长，他未将全文刊出，使广大研究者失去了解该碑内容的机会，成
为一大憾事。
该碑的立碑年代为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立碑者为赛典赤十世孙赛顺祖，比起赛典赤十五孙马注于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到西安谒王陵寝早了 149年。碑文记载“兹者十世孙赛顺祖公职隆尽后裔之隆，由
南畿而至陕。竭诚敬以谒先茔之蔽坏，诚出赀以重修尘腐回之”，由此可知赛顺祖为南京人。明代陈沂（1469-
1538年）三世居南都，被时人誉为“金陵三俊”“弘治十才子”之一，著有《金陵古今图考》《金陵名山记》《南畿
志》等，是南京卓有贡献的史志学家。赛顺祖是陈沂同时代的南京人，故用南畿代表南京。赛顺祖不在《南滇
赛氏族谱》中，看来南京赛典赤后裔早已另立门户，辈分字不同于云南。赛顺祖重修了赛典赤先茔。时隔百
年，马注带其子世麒、世雄到西安竭王陵，见到的是另外一场情景———“见其衰烟凄草，古木孤茔，俛仰之间，
悲噎长汉，游子途中，不觉其泪之珠落也。独恸陵仆藐法，窃土侵茔，前此之墓仅余数大，日复一日，渐近逼
窑”。在马注的所有著作中，只字未提赛顺祖立碑之事，可见马注当时未见到此碑。
碑文明确记载赛典赤“居云南六年，卒六十九，百姓巷哭，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赍经为文致祭，号哭云

野，于是归葬于陕。曾守仁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赛典赤十世孙赛顺祖专程从南京至西安祭扫王陵，断然不会跑错地方。如果赛典赤不是归葬于陕，何有

咸阳王之称？清代马注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写道：“葬衣冠于云南鄯阐北门，以系滇人之望。子孙扶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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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葬于长安东十里铺浐河之岸（浐水八川之一，今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谷中，西北经长安，会灞水，入水
渭———原注）。
马注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就明确指出，昆明赛典赤墓是葬衣冠之墓，才舍近求远到西安祭扫先茔。只是西

安赛典赤陵墓护理不善，较早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众多的赛氏后裔居住在云南，不知何时何人在松华坝又修
建了一座赛典赤墓。如此一来，昆明出现了两座赛典赤墓陵。奇怪的是，赛典赤长子纳速刺丁虽身为荣禄大
夫、平章政事、左丞相、封延安王等职，死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十年前，笔者专程到云南大理上兴庄寻找纳
速刺丁墓，并由大理电视台记者、大理伊协的同志见证了寻找过程。只见黑石垒起的墓茔，共有数十冢，没有
任何明确标志，与史书记载情景吻合，据当地乡老讲，其中之一就是纳速刺丁墓。同样是在十年前，笔者在玉
溪市桃源清真寺后山探访到著名清代伊斯兰教经学大师马复初的墓地，只见一方阿文碑躺在麦田之中。
2014年 7月，笔者再访上述两墓地，都得到当地政府和伊协重视，于是重新修建。西安化觉寺明嘉靖十七年
碑，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明确了赛典赤归葬于陕。
该碑内容结尾引用了两首诗，第一首诗来自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年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尔文》，御制诗

内容是“萝槃拒命守孤城，夷獠谁能保再生？主将宽仁施厚德，闻风款附不加兵”。第二首诗内容来自成祖文
皇帝永乐二年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御制诗内容是“好生恶杀实天心，全活隆域德最
深，不独一身膺显爵，子孙奕世继朝簪”。对照《赛氏族谱》和《咸阳王抚滇绩》，两首诗虽有个别字以讹传讹，
但不影响诗意表达。通过明初两位皇帝的御诗表彰了赛典赤的功绩，更显该碑的价值。
6 赛典赤墓陵或位于西安米家崖

2014年 12月 29日上午，笔者在西安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健彪博士、西安回坊博物馆馆长安和平、西安回
族收藏家陈晓平、秀色坊摄影工作室童柏念的陪同下，根据文献的线索，专程前往浐河十里铺寻找赛典赤陵
墓。数年前，陈晓平先生曾在十里铺米家崖拍摄了回族墓地。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十里铺，只见米家崖安居小
区高楼林立，原有的回族墓葬地已经踪迹难寻，好在围墙外米家崖新石器遗址保存完好。米家崖高约 50米，
所谓的崖就是一座土山，应是当地的一座地标，是遥望古城西安最佳之地。笔者阅读萧军主编的《西安回族》
一书，得知元明时期西安回族聚居区主要聚中在康村、史家湾、米家崖、南何村、东西曹里村，基本上都是临
浐河沿岸而居。研究赛典赤家庭史得知，元代以后派生出二十多姓氏。乾隆年间，珙县令赛玙在《赛氏族谱》
增注中明确指出：“以及忽、沙、速、米、保、哈之赫赫在人者，亦不滥入，为其宗同而姓异也”。郑和祖父米底
纳、父亲米里金（马哈只）敕封为滇阳族，可见米姓与郑姓关系密切，都是赛典赤后裔支系，因此米氏家庭的
先祖参加到赛典赤墓陵的护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赛典赤五世孙马哈只世裔滇阳侯，死后葬在云南昆阳月山。《元史》一二五卷载有《赛典赤赡思丁传》，说

明赛典赤的影响和地位远远高于马哈只。赛典赤陵墓的选择应该是风水佳地，米家崖崖顶正是理想之处。
《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记载马注谒赛典赤陵后说：“幸赖教人朝夕顾盼，勿伤王崖，勿掘王土，勿刈王树，
勿取王木、石、砖、瓦、勿循情附势盗葬王之禁土，勿藐国法以凌王之子孙”。“勿伤王崖”正是“十里铺的米家
崖”。纵观历史上的王陵很少与崖相联系，米家崖可能是一特例。这只是笔者一孔之见，希望得到专家、学者
的论证。如果这一论证得以成立，希望西安市有关部门在米家崖立碑纪念，以表彰赛氏家族对“中国丝绸之
路”的贡献，为当前的“一带一路”服务。
《咸阳世家》的历史至今仍然被南京郑和后裔铭记。2005年笔者重修了《咸阳世家宗谱》，由云南晨光出

版社出版，书名由著名书法家顾廷龙题写。[4] 前不久，南京又出土一方清代《咸阳世家》石碑，碑文共计十六
行、五百五十个字，落款年代为光绪甲申十年九月吉日（1884）。碑中载有“祖先是瞻思丁公元德封爵为咸阳
王”，以及南京郑和后裔“郑锡萱、郑尚言、郑存兰、郑积仁、郑厚陶”等姓名。该碑内容丰富，填补了《咸阳世家
宗谱》的空白。这些事实表明，咸阳是赛氏家族的发祥之地，数万赛典赤后裔的根。
7 结束语
所非儿舍国适宋，遂家咸阳，后世代久居其地，历任要职，致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其大家

族对中国“丝绸之路”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官方认可，民间传颂。郑和曾千里迢迢到西安访友
祭祖，重修化觉巷清真大寺，体现了他对西安的深厚感情，也表明了其远祖与西安的渊源关系。种种史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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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咸阳是赛氏家族的发祥之地，数万赛典赤后裔的根，且赛典赤墓陵位于西安米家崖的可能性最大。特别
是《咸阳世家宗谱》石碑的发掘出土，更是填补了宗谱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宗谱的内容，证明了赛氏大家族
与中国“丝绸之路”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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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ibution of Sayyid’s Family to the Culture of
“Silk Road” in China

———Further Comments on Xianyang, Shanxi as the Birthplace of Sayyid’s Family
ZHENG Zi-hai

(Jiangsu Zheng He Research Association, Nantong 226010, China)

Abstract: Suo Fei Er is Zheng He’s ancestor, who left for country Song and settled down in Xianyang. His
fifth generation descendant Sayyid Shams al-Din served 18 official positions in Xianyang, during which he ob－
served people’s sentiments, concerned people’s live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constructing water conservancy, ran
schools and establishe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towns. Hi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were very prominent and he
wa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He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 of “silk road”culture, es－
pecially to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at was built and used for, and appraised by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Zheng He also descended Xian to visit his friends, offered sacrifices to his ancestors, and rebuilt Huajue Temple
and Great Mosque, which reflected th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family and Xian. Sayyid family’s
cultural contribution to Xianyang i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appraised by the folks. According to various histori－
cal data, Xianyang is the birthplace of Sayyid’s family, the root of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descendants. The
Sayyid’s tomb is most likely located in Mijiayan in Xian.

Key words: Sayyid’s family; Suo Fei Er; Zheng He; Silk Road; birth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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